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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僧侶想試探雲門．文偃禪師
的修行功夫，於是向禪師問道：
「樹凋葉落時，如何？」
文偃回答：「體露金風。」


這是《碧巖錄》裡一段不能再短的師徒之間對話」。　　　　
所謂「樹凋葉落時」，是指樹林凋零，落葉滿地，
象徵或寓意大自然中一種了無生氣的晚秋景象。

「體露金風」中的「體露」，是指全部或全體顯露出來，
金風則指秋天的風，按五行之中，
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中屬土，故金風就是秋風。
 
秋風颯颯，能吹散各種樹木的落葉，
從禪的修行來說，等於是經過了禪修冥想，
吹散抖落了吾人身上的煩惱塵垢；樹葉凋零之後，
樹木呈現出光秃的景色，這種情形如同一位修行者，
業經長期的修行、終於消除了是與非、善與惡、
憎與愛及美與醜等對立的辨別心，而隨即現出無心的佛心。

用「秋風」來表現並指渉這種境界－秋風吹散落葉，
這象徵修行者減卻了煩惱、妄想，
而以「秋風」來隱寓整個佛法。


所以「樹葉凋落」即是「體露金風」；
　                                         「樹葉凋落」就是體現整個佛法，
正是所謂「一葉知秋」，「一葉即菩提」。

繼「樹凋葉落，體露金風」之後，禪宗還有一句「花謝樹無影」。

「樹葉凋落，體露金風」雖然是一種省悟的境界，
像是修行者在內心綻放著省悟的花朶，
但切記，這並不是真正的省悟。

禪的修行者雖然己達「樹凋葉落，體露金風」的境界，
內心昇起了省悟的花朶，但仍需把這省悟的花朶再抖落、再放棄，
亦即省悟之後，要抖落並放棄這省悟之花，
如此，一再地省悟，一再地抖落，一直到生命的終了，
此即是「花謝樹無影」。


「花謝」是指抖落、放棄省悟的花朶，
「樹無影」，則更為徹底，是指抖落一切之後，
僅存的枯樹枯木也不能留下任何的影子。

連影子都不能有，這即是：
　
了無蹤跡，了無牽掛，
優遊任運真正禪者的生活。

風性常住          無處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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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法眼藏》有一則麻谷用扇的對話：
時值盛夏，暑熱難耐，馬祖道一的弟子，
麻谷山的寶徹禪師手中拿著扇子
      正在扇風納涼。
一位僧人走過來便問：
      「風性常住，無處不周，為什麼大師需要用扇子呢？」
寶徹禪師答：
      「你雖然明白風性常住的道理，但並不十分明瞭
                            無處不周及其背後的真義。」
僧人急忙問：「那麼，什麼是無處不周的真義？」
寶徹禪師默然不語，只是繼續搖著手中的扇子，
僧人突然省悟，急忙禮拜。
就物理現象而言，風是空氣壓力所形成的，所以，
      空氣的存在即是風性的存在，故稱風性常住。
但這位修行僧託辭於此一「風」字，
並非指空氣中的物理現象的「風」，
      而是將風性比喻為包容一切宇宙真理的「佛性」，
風性即是佛性。
修行僧顯然有備而來，針對此一問題，寶徹禪師認為修行僧
      只懂得性隨時都存在的道理，亦即修行僧只懂得「佛性常住」的道理
      （時間），而不懂得風性無處不周背後的真義，亦即修行僧並不能體會
      「佛性無處不周」背後的真（空間）。
「佛性常住」的「常」，是指「時間」，
               「佛性無處不周」的「處」，是指「空間」；
               「佛性常住」是經，
               「佛性無處不周」是緯；

      亙古以來便存在著佛性，存在著此一宇宙之真理，
      而且不只是「眾生皆具佛性」，佛性普遍存在於宇宙之中，
      所以是「無處不周」。
佛性常，如風性常住，佛性無處不周，如同風性無處不周，
      這是外緣，外在條件，重要的是要從「佛性」轉而成「佛」，
      要由「風性」轉而成「風」，亦即要有產生此作用的内需，
      亦即内在條件。
這兩種「外緣」及「內需」的條件之說，亦即佛教的「緣起」論；
      讓風性成為真正的風，讓佛性成為真正的佛，
      必須在這雙重條件、雙重因緣正才有可能。
佛教雖言「眾生皆具佛性」，且是「佛性無處不周」，
      但要有人發現此佛性，「直指」此佛性，
要有人想成「佛」這種內需，      將「佛性」轉而為「佛」，
此即惠能「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這才是成風成佛的必要條件。

      故而寶徹禪師才會指出：
修行僧只瞭解「風性」「佛性」的外緣條件，
      不瞭解「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想要扇風納涼，想要成佛的內在條件。
所以，當修行僧再問「何謂無處不周的真義」時，
寶徹禪師只是搖扇，僧人當下便悟。
寶徹禪師通過實際的行動，回答了僧人的問題，
現在這裡有人需要風 ─
亦即現在這裡有人想要成佛：

所以，搖扇。

見 　 桃 　  悟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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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傳燈錄》巻十一：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長溪人也。
　　　初在溈山，因桃花悟道，有偈曰：

　　　　　「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
　　　　　　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祐師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
　　　佑曰：「從緣悟道，永無退失，善自護持。」
靈佑志勤，是溈山靈祐禪師的弟子。
　　　相傳，靈雲志勤為了求道，歷經三十個年頭，有一天，
他遊山倦怠，在山麓略事休息，一面遙望村莊。

　　　時值春天，看到盛開的桃花，當下便開悟了，
　　　而寫下這首開悟詩，說自己求道過程，如同尋劍般，
　　　歷經三十年辛勞，像樹木幾經落葉又復抽條，返復不止，
　　　有一天，忽見盛開的桃花，而開悟見道了，
　　　後經靈佑大師的印可，認為所悟與他相契合，
而給予高度的評讚和嘉許。
到厎靈雲志勤是如何「見桃悟道」的呢？
　　　
　　　禪宗有一句名言「時節因緣」，
　　　是說修禪悟道，要有時機和內因外緣的巧合際會，
　　　這種巧合際會，如電光石火，雷霹光閃，
　　　也如生活中的機闗觸動，
　　　剎那瞬間而達豁然開悟的境界。
換句話說，三十年的求道是促成這「時節因緣」
的最重要內在條件，而盛開的桃花，則是外在的機緣，
　　　對志勤而言，則是至道見道的契機顯露，
　　　因為道無所不在，所謂「山河並大地，齊露法王身。」
道可以在瓦礫，
　　　可以在螻蟻，
　　　當然也可以在桃花盛開之際顯露出來，
　　　只是旁人不能得見。

　　　而靈雲在其它時候，因時機不到亦未能得見，
　　　而恰巧在這次桃花盛開時迸發出見道的火花，
　　　當下便悟！

　　　這便是「時節因緣」，這便是「內因」和
「外緣」剛巧同時「邂逅」的結果。
「外緣」是盛開的桃花，那麼什麼是靈佑三十年的求道「內因」？
禪宗修行有所謂「絕對合一」，
　　　即主體和客體，能知與所知，人與對象完全合一的境界；
　　　當靈雲處在此「絕對合一」的境界之時，
　　　不但是靈雲見到了桃花；
　　　桃花也見到了靈雲，
　　　亦即人與物的界限泯滅了，
　　　人不再帶有實用的目的「無心」，
　　　人不再帶有自我的目的「無我」。

　　　當靈佑撞見盛開花的當下，
　　　其平日所困惑的一切，此刻隨即冰消瓦解，
　　　平日塵封沉睡已久的真如本性，
　　　此刻便能從內心深處黑暗的囚牢中一躍而出。

    　　靈雲開悟了。

二　僧　捲　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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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涼．大法眼禪師因僧齊前上參，
法眼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簾。

法眼曰：「一得一失。」
無門曰：「且道：是誰得誰失？若向者裡著得一隻眼，
　　　　　　　　　便知清涼國師敗闕處然雖如，切忌向得失裡商量。」

頌曰：「捲起明明徹太空，太空猶未合吾宗。
爭似從空都放下，綿綿密密不通風。」
這是《無門闗》裡的一則公案。


　　清涼院的法眼禪師，在修行僧前去訪時，
默然無語以手指著窗簾，在場適有兩位僧人便同去捲簾，
法眼禪師卻說：「一得一失」。
公案中並沒有指出誰得誰失。
　　事實上，這兩位僧人在起身前去捲簾時，便起了「用」，
　　凡是一落入「用」，便是相對法，便有得與失之分別。
　　這裡的得與失，是好與不好的意思，並非開悟或未開悟。
無門禪師將此公案解說：「且說說看，是誰得是誰失？」
　　若向這裡悟去（按，一隻眼是悟眼，兩隻眼是肉眼），
　　便知道法眼禪師所留正的破綻（敗闕處）。

　　這破綻便是讓人知道一落於「用」，
　　便入於相對法，有得有失，有好有不好。
所以，法眼禪師的破綻，正是為我們開了一條向上之路，
　　亦即它為我們指明迷津。

　　無門禪師又說「切忌向得失裡商量」，意思是說：
　　不要拿「得」與「失」作比較，一作比較，便又落入分別的邊見。

　　捲起遮蔽的竹簾，則天空清晰可見，
　　習禪的首要便是要體悟這種真空無相（徹太空）的心境，
　　但是即使是晴朗如徹的天空，仍不敵禪宗的真實境；

　　換句話說：
　　如果執著於這種什麼都空、什麼都的境，
　　便執於「空相」，並不是真正的開證悟。

　　而所謂「從空都放下」，並不是再把簾子放下，以隔絕外緣，
　　這樣便是「逃空」，其實逃空仍為「空」所轉，
　　仍為空所縛；真正的證悟是連「空」的念頭都放下，
　　讓外境和內心都一起「空」掉。
所謂「返觀內照」，
　　是在自己心地上作功夫，
　　使外空內也空，
　　便能達到「綿綿密密不通風」，
　　亦即工夫成熟，使心地完滿無漏，
　　綿密不使通風，綿密無漏之境。
佛教有「無漏智」，亦即證見真理，
　　遠離一切煩惱過非之智慧。

　　二僧捲簾，徹見太空，
　　此是外空，是外在境界之空，
　　是對外不起念，不為外境所染。
　　　　　
　　但禪的真境，則是空諸所有，
　　連內心的「空」念也要一起空掉，
　　達「內外皆空」，當功夫成熟，心地完滿無漏時，
　　即得完滿無漏之「無漏智」。

虛 堂 雨 滴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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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清晨，窗外陰雨，
雨水自禪房屋簷潄潄流下，
滴答聲不絕於耳。

鏡清禪師和門下僧侶正在打坐。
鏡清禪師突然發問：「窗外簷下是何聲音？」
僧侶答：「雨滴聲。」
鏡清禪師則嘆道：「眾生顛倒，己迷逐物。」
鏡清禪師何嘗不知窗外的雨滴聲，
重要的是，僧人是否進入「無對立」、「無分別」，
「主客不分」，「二而為一」等「無心」的世界，
自己和雨滴聲打成一片。

問題是，僧人卻答以雨滴聲，
僧人將自己和雨滴聲切割對立，
產生了「主」與「客」的分別，以分別心對待。

 換句話說，僧人並沒有進入禪的定功之中，
沒有真正進入雨滴聲的世界，把自己和環境相融。

真正的禪者不會這樣，而是人境合一，物我兩忘，
沒入天地間唯一滴雨聲音裡，
到達「無心」的境界、禪定的境界。

鏡清禪師說「眾生顛倒、己迷逐物」，
是說世俗凡人常為外物外境所擾，不知反觀自性，
故而迷失了自己（己迷），
卻反而向外追求外物外境（逐物），
所以是主（自性）客（對象）顛倒。
 
最後，僧侶迫不及待地問：「那麼，師父你呢？」
鏡清回答：「泊不迷己，合光同塵。」
鏡清的「泊不迷己」，是說自己「絕不迷惑」，
非但不迷惑，還要使自己覺悟後的光沈澱下來，
與眾生迷妄顛倒的迷惑世界打成一片（合光同塵），
並以善巧方便將自己了悟的境界，去教導眾生。
「泊不迷己」是小乘自了漢，
    「合光同塵」才是大乘菩薩行。
喫   茶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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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燈會元》裡有一則公案：                 

趙州才見僧來，便問：「曾到此間麼？」
僧問：「不曾到。」
州云：「吃茶去！」

    又問另僧：「曾到此間麼？」
僧云：「曾到！」
    州云：「吃茶去！」

在旁院主問曰：
「為什麼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

              州大喝：「院主！院主！」
院主應：「諾！」 
          州云：「吃茶去！」

趙州見一僧人行腳初到，
便問以「曾到此間麼？」

其中「此間」二字係雙闗語，
一指趙州主持之寺院道場，
另暗寓「向上一路」的省悟境界，
探問僧人曾否到達省悟之境界，
僧人答以「不曾到」，
趙州隨即轉為世俗的寒喧，請僧人吃茶去。
另有一個僧人參訪，趙州問以同樣的問題，
此人答以「曾到」，此亦是雙闗語，
一指「曾到此寺院道場」，
一指「曾到省悟之境界」，
此時，趙州回以「吃茶去」，
則有「印可」及讚賞的作用。
至於院主則為旁觀者，非當事人，
他以第三者之立場觀看事情的始末，
產生了「分別心」，
分別到與不到，來與不來。


趙州禪師於是二喚院主名號，
意在截斷院主的思維與分別心，
當院主應諾回神之後，
同樣再以「吃茶去」一語點提，
院主當下頓悟。
雖然，二僧與院主三人之間，
有來與不來、省悟與未省悟之別，
趙州卻平等待，都以「吃茶去」點提，
越過了來與不來，省悟與不省悟
的分別與對立的世界。


換句話說，
趙州禪師己達到放棄相對性，
辨別意識的分別心，
進入了真正省悟的世界。
據說，趙州禪師八十歲才當上住持，
一直到一百二十歲才圓寂，
可能是年老的緣故，趙州禪師的禪法較為溫和，
不像臨濟喝與德山棒那般激烈，
而是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物為人點撥開示。
本篇「吃茶去」公案，
便是趙州禪師「平常心是道」，
接引學人最典型的禪法。
牡 　丹　    障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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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景德傳燈錄》這則公案：
師（羅漢桂琛）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
保福云：「好一朵牡丹花！」
長慶云：「莫眼花。」
         師曰：「可惜許，一朵花。」
桂琛長慶、保福三位禪師進入州城，看到畫有牡丹的連屏的屏風，
     三位各說了一句話。

　     保福禪師說：「好一朵牡丹花啊！」
長慶禪師說：「莫眼花！」
羅漢桂琛禪師卻說：「可惜啊！一朵花！」

     《景德傳燈錄》文注中紀載了玄覺禪師的提問：
覺禪師云：「三位老禪師的話有沒有親疏？羅漢（桂琛）這樣，
                               落在什麼地方。」

     所謂「親疏」是指離悟道是近（親）還是遠（疏）。
     羅漢桂琛的話，到底落入什麼境界？
保福禪師說：「好一朵牡花！」他看到了一朵被稱作「好」的牡丹花，
     而不是純然的看花，落入「好」與「壞」，經「思議」、「分別」
     過的「分別心」，離悟道尚遠。
長慶禪師聽保福禪師這麼入俗，想跳開這塊俗地，
     立刻衝著他說：「別眼花了！」
     亦即要保福禪師別讓自己的自性受到外界的影響。
「眼花」一語，指自性受外界所影響，
     長慶禪師一點都不想沾鍋，以為自己入於聖境。
     但問題是，他不能隨緣，亦即不能隨緣任運，
     不自覺地讓自己落於「聖」境，
     事實上，這也是一種「分別心」，一種偏見。
桂琛禪師站出來說：「可惜啊！一朵花！」
第一句「可惜啊！」是針對兩位禪師一落於「凡」，
                       一落於「聖」的分別心的惋惜。
第二句話「一朵花！」則是桂琛禪師自己的所見，只是一朵花，
                           無好與壞，無聖與凡，是絕對的境界，
                           是「即相而離相」，是「心不住境」的表現。
桂琛禪師何嘗不識眼前的花 ─ 牡丹花，
     但他並不執著於牡丹花，深知自性是不能向外攀緣；
     又儘管自性不能向外攀緣，但仍承認牡丹花的存在，
     此即所謂：

「即相而離相」─

 心知外境，又不會執著於外境的「絕對」、
「不二」的境界。
「絕對」或「不二」的境界，
是不區分「好」與「壞」，
是不區分「凡」與「聖」的境界，
亦即「凡聖共一家」的境界。

你說，桂琛禪師落入什麼境界。

庭 　前　   柏　   樹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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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州．從諗禪師流傳於叢林的公案，其中最為世人所點提的、
誦詠最久的，當屬他的「庭前柏樹子」了。

 僧人問趙州禪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趙州：「庭前柏樹子。」
 僧人曰：「和尚莫境示人！」
 趙州：「我不將境示人！」
 僧人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趙州：「庭前柏樹子。」

 在禪宗公案中，師徒對話最常見的一句話
便是「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表面上問的是「達摩祖師西來的意旨何在？」
 而實際上問的是：

「如何是佛？」或
「如何成佛作祖？」或
「如何開悟？」。
趙州的回答顯然答非所問，
 其實禪宗公案類似的回話，都答非所問，
難怪僧人不得其解，就如同蚊子叮鐵牛、苦無下嘴處。
汾陽善昭禪師為這則公案寫了一首詩：
庭前柏樹地中生，不假牛黎嶺上耕。
正示西來千種路，鬰密稠林是眼睛。
「庭前柏樹地中生」句，喻道本天成，
如眾生本具佛性，不假修持，緣至即能開悟，
 如柏樹之成長，不待牛犁耕作，
 只要陽光、雨水等四時運作合宜，自然成樹成林，
 亦即因緣際會，千條道路，都是入道要門，
 因為道無所不在，自性遍周沙界。
 趙州因柏樹子正在庭前，故舉柏樹子答僧人。
泐潭靈澈禪師也為這則公案寫了一首詩：
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居山七八年。
草履祇裁三個耳，麻衣曾補兩番肩。
東庵每見西庵雪，下澗常流上澗泉。
半夜白雲消散後，一輪明月到窗前。
泐潭禪師認為趙州柏樹子的答話不具深義，
 不必依此求解索意，
 而應如趙州所得法要－
「平常心是道」，「饑來則食，困則眠」。

 所以，泐潭詩中「居山七八年」，「草履裁三耳」，
及「麻衣補兩番」等，都是平常生活所見，
 以平常心面對平常生活即是，
 「庭前柏樹子」亦是平常景物，
 以平心對平常柏樹子便能見道。
而「東庵每見西庵雪，下澗常流上澗泉。」
 乃以東庵比喻東土中華，西庵比喻西方天竺，
 言東土所悟之道，與西方天竺無殊，
上澗是古，下澗是今，
古今之道無別無異。

後句「半夜白雲消散後，一輪明月到窗前。」
 白雲喻「煩惱」，明月喻「自性」，
 待到夜半白雲散去之後，明月自現；
 心中無明、煩惱除去之後，
 你的佛性自然顯現，
 言語喻說，均為無益，
不必勞心費力，去參「庭前柏樹子」啊！
無　心　打　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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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鼎洪諲是首山省念的弟子，自律甚嚴。
他一席破衲便可度寒暑，也常讓一只壞缽獨懸空壁。
　　禪師氣貌閒靜，機辯敏捷，望尊禪林，
　　住山長達三十年，氣吞諸方，車下英才濟濟。
有僧人問：「撥塵見佛時如何？」
師曰：「佛也是塵。」
僧人又問：「何謂清淨法身？」
師曰：「灰頭土面。」
在禪師眼中，煩惱是病，執著於見佛也是病。
        無淨無染，無迷無悔，無分別的平等世界，才是見性省悟的世界。
一日某官員來寺遊訪，指著梁上懸掛的木魚問：「這是什麼？」
神鼎禪師答：「驚回多少睡夢人！」
木魚，是佛車禪院中的重要法器，梵語為ghanta，音譯為犍槌或犍椎，
　　意譯為聲鳴、打木，舉凡可供打擊而發聲的東西，均稱ghanta，
　　犍槌用於集合僧眾、報時等。
晉‧法顯《佛國記》記載，他在于闐國瞿摩帝大乘寺，見到
　　　　「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
                   一切寂然，器缽無聲。」
木魚，即木製的魚形犍槌，它之所以製成魚形，源自《敕修百丈法規》：
　　　「魚晝夜常醒，刻木象形擊之，所以驚昏惰也。」

　　原來佛家取義於魚在水中從不閉眼，晝夜常醒，
　　所以神鼎禪師要說：「驚回多少睡夢人！」。

　　木魚和寺院裡的鐘和鼓一樣，有警世的作用，
　　所謂「暮鼓晨鐘」「鐘聲醒塵夢」，
　　無非要敲醒仍執迷於名利五蘊中，幻夢般的世人，快快回頭是岸。
後來，木魚形製由魚形改為龍形，係源自中國傳說的「魚躍龍門」，
　　從水中的游魚化而為天上的飛龍，象徵即便是凡夫，一樣可以轉化為聖賢；
　　即使是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
神鼎禪師在回答來訪的官員「驚回多少睡夢人」之後，又補上一句：
　　「無心打無心。」
佛家言，吾人的幻心如幻影，自性不可得，
　　擊木魚者要休止一切的妄念心識，
　　以「無心」擊出，
　　因木魚要能發出聲響，必須中空，故言木魚無心，
　　以擊者之「無心」敲打「無心」之木魚，
　　謂之「無心打無心」。

　　此是人行「無上菩提之佛道也」。

風動、幡動與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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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宗六祖 ─ 惠能大師，於五祖弘忍處受禮衣缽，
並繼嗣祖位，其時，惠能大師尚無僧侶身份，
未祝髮受戒，為免衣缽之爭無端受擾，
　　　故遵五祖之囑歸於嶺南山中，經十六年之久，方才出世說法。
一日，行抵廣州法性寺，適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
時風吹幡動，只見二僧為此議論不已：

　　　　　一僧曰：「是風動。」
　　　　　一僧曰：「是幡動。」
　　　　　六祖見狀，從容前立，
　　　　　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仁者心動。」
語驚四座，印宗法師遂懇請延之上座，詰問奧義，
　　　知是五祖弘忍的衣缽第子，得五祖正法付囑，
　　　故為其祝髮，並以隆禮師事之，從此大開曹溪法門。
在世俗的觀念裡，風吹幡動，是物理現象，是事實如此，
無可爭議，然就佛理而言，則有深一層之意義：

　　　　　　風象徵「空」界或「法」界，
　　　　　　「幡」則代表「有」界或「色」界，

　　　吾人見風動旗飄，那看不見的隱伏於後的是風的作用，
　　　是本體在作用，亦即佛教所言「空」界或「法」界。
　　　所以，有僧言「風動」，一者言「有」，一者言「空」；
　　　一者以現象世界為據，一者以本體世界為據，各執一方。
六祖則認為「空」與「有」是一體，「色」、「法」是一體，
　　　「現象世界」與「本體世界」一如，不能強加切割對立，
　　　眾生以分別心對待一如的世界，故各執一邊，
　　　談「空」或談「有」，都是邊見。

　　　所以，六祖才說既非風動亦非幡動，乃是二僧之「心動」，
　　　促使二僧落入此「邊見」者，
　　　是二僧之「心」源，所謂「萬法唯心造」，
　　　是心左右我們的識見。
這則公案並沒有因此而結束。
草堂法禪師為此而作一偈：
不是風幡不是心，迢迢一路絕追尋；
白雲本自無蹤跡，飛落斷崖深更深。
草堂清禪師認為，非風動、幡動、心動，
　　　吾人之「心」即吾人之「自性」，
　　　自性不可言、不可思議，
　　　它就像白雲一般，隨處顯露，卻又了無蹤跡，
　　　若執著於「風」、「情」，乃至於「心」，
　　　則會落入更深的斷崖，難以開悟。
自得禪師亦有偈一首：
是風是幡君莫疑，百草叢中信歩歸；
王道太平無忌諱，戲蝶流鶯遶樹飛。

　　　自得禪師則認為現象所有一切，都是本體界作用的顯露，
　　　是風動、也是幡動，
　　　人們不必起疑惑；
　　　由現象界當然可以證入本體，
　　　所以風動、幡動，皆可以由見者「當體即空」，
　　　
　　　當下便能悟道。

二　僧　觀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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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情說法不思議    水鳥山石俱念佛
若將耳聽終難會    眼處聞聲始得知

 ─   洞山．良价 禪師

　　　唐代洞山良价禪師年輕時，為了「無情說法」四字，
　　　到處求教於諸方禪者大師，始終不解。

　　　有一天，來到雲巖禪師處，開口便問：
　　　「無情說法，說給誰聽，誰能聽到？」，
雲巖答：
　　   　「無情說法，說給無情聽，無情能聽到。」

　　　洞山問：「那雲巖禪師你能聽到嗎？」
　　　雲巖答：「我若能聽到，我便是那無情，
　　　　　　　　我便是那草木瓦石，你就無法聽到我在說法！」
洞山問：「為什麼？」

　　　雲巖禪師不發一語只舉起了手中的拂塵，然後對著洞山問：
　　　「你聽到了嗎？」
洞山疑惑地問：「什麼也沒有聽到。」
雲巖禪師：「我是人，我是有情物，我說法你都聽不到，
　　　　　　　　　那無情的草木石瓦說法，你更聽不到了。」

　　　雲巖禪師繼續說：「你應該讀過《阿彌陀經》吧！那些水流聲、
　　　　　　　　　　　　樹林聲無時無刻不在說法啊！」

　　　洞山良价忽有所悟，便作偈說：
                「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
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
洞山的體會在「眼處聞時」四個字，
　　　亦即不只用眼去看、還要，
　　　用耳去聽、
　　　用鼻去嗅、
　　　用舌去嘗，
　　   　用身去碰觸、
　　　用意念去思維，包括全部身與心六根的參與，交互作用，
　　　才能會知，才能體悟。
無情識的山川草木，雖不會說有情識的眾生的語言，
　　　但並不代表他們不在說話，
　　　佛經說：「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亦即有情眾生與無情草木石，
　　　皆具足佛性智慧，
　　　眾生若只用耳朶，如何能聽到草木瓦石說法？　　　

這情形如同一位不懂中文的老外，向一位不懂外語的中國人問路，
　　　如果只用耳，如何聽懂？
　　　但是最後還是問出了眉目，因為双方都使出了力氣，
　　　充分利用身體語言，
　　　用眼、耳、鼻、舌、身及最重的意（即思維）等六根全部，交互利用，
　　　終究能獲得理解，還能相互學習双方的語言。

　　　那麼，佛說「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眾生與草木瓦石之間的瞭解，誰曰不可。
宋代大文豪蘇東坡時常參禪，
　　　一日投宿於友人住處溪旁的客房，
　　　夜裡溪聲潺潺作響，
　　　清晨醒來，見窗外青山兀立面前，
　　　忽然得悟作一偈曰：

「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
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這便是「無情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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